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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明信先生 

 

申晓亭 ①

第一篇是《蒙古源流成书年代诸说评议》，此文刊登于《民族研究》1987 年第 6 期。《蒙

古源流》是一部著名的用蒙古文撰写的蒙古编年史。在古籍整理中发现有关它的成书年代社

会上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都源于对同一段文字的不同理解。比利时人田清波理解此书

写成于作者诞生后的第 59 年（1662），我们认为田清波忽略了其中“愤怒”一词的性别，阳

性愤怒应该理解为时轮历的“胜生周”的第 59 年，相当于公元 1685 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分歧，主要是：一方面由于蒙古文记录文字的不甚严谨、晦涩难懂、易出歧义，另一方面因

为它牵扯到蒙古历、汉历、藏历中有关纪年、纪月、纪日的方法，这些方法纠缠在一起比较

复杂，一般学者由于专业的限制，完全理清这些问题不容易。因为有黄先生，我们理清了这

 

 

我是 1976 年年底到国图的，从事蒙古文工作，那时还叫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民

语组办公室在主楼的地下室。黄明信老先生 1979 到馆，直到 1998 年离开工作岗位，我与

黄先生共事了 20 年。黄先生是我此生最敬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与黄先生朝夕相处的

日子是我此生最难忘的。 

黄先生学问好，人也好，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来形容黄先生最适合不过。黄先生

的学问很高，他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却在拉卜楞寺住了八年，不仅藏语文了得，而且精通

藏传佛教，获有拉然巴格西的学位，这是是藏传佛教格西中级别最高的学衔、显宗中最高的

学位。不仅如此，黄先生还精通藏传佛教中最深奥难懂的历算学，这里需要现代天文学、数

学知识，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 

黄先生对我的帮助尤其大，在我获得的成果里许多都离不开黄先生的名字。我和黄先生

共同署名发表的文章有三篇。应该说这几篇文章的学术水平都是很高的，产生了一定的社会

影响。 

                                                             
① 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纪念专辑                                  文津流觞 

24 
 

些问题，我们的论文得到了国内外蒙古学界的认可与重视。1998 年 9 月，相关内容的论文

《谈蒙古历与藏历》（蒙古文版）在日本冈山“蒙古传统科学国际讨论会”宣读，其后该论

文（蒙文版）刊登于《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1 年第 2 期。 

第二篇为《〈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考》，该论文发表于《文献》1988 年第 2 期。《康

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木刻板，共 37 册（我馆藏其复制本）。序言中说：“为了精历算、

彰百家、益算者，圣文殊师利康熙皇帝诏谕将此前所未有的历算典籍之精本重新用汉文编写，

再用蒙古文翻译刊刻。”《蒙译本》成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选译自清康熙八年（1669）

清廷制定的时宪历《新法算书》。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蒙译本》被译成藏文，于是有了

《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时宪历自此传入西藏，之后形成藏传时宪历，用以推算日月

食，至今保持不变。该论文包括三部分内容：书名与卷次、序文译注、源与流。 

第三篇为《藏历蒙古历汉历》。该论文就与蒙古历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蒙古源流》

成书年代问题、俺达汗出生日期问题、霍尔月问题、时宪历的引进问题——系统谈及藏历、

蒙古历、汉历的某些原理和方法，包括纪年法、纪月法、纪日法及日月食推算法等问题，进

而阐明藏历、蒙古历、汉历各自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其实这已经是相关内容的第三稿了。该论文的第一稿就是上述提到的参加了日本冈山国

际会议的《谈蒙古历与藏历》（蒙古文版）。其后又修改了第二稿《蒙古历藏历汉历例说》，

发表于《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一期。再后就是这个第三稿。《藏历蒙古历汉历》于 2006

年 10 月被收入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强藏学研究发展藏族科技——第七届中国少数民

族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可见此论文内容的社会认知度之高。三稿主要内容相同，蒙古

文版的第 4 部分“时宪历的引进”，多了一些日食、月食的观测数据比较，但没有后两稿的

第 5 部分“汉、藏、蒙历法源流探索点滴”。由于这篇论文着重于阐述藏历与汉历的历法原

理，是黄先生写的初稿，我的工作主要是文字整理、修改和蒙译。 

其后，在蒙古文古籍编目中，在翻译佛教人物传记中，我还是往往会拿些难解的佛教名

词去叨扰黄先生，黄先生一如既往给与指点。 

能与黄先生合作是我的幸运和荣幸。 

黄先生除了学识极其渊博、治学一丝不苟、对工作有极大热情和极端负责之外，最感人

的就是平易近人、有求必应、诲人不倦。那时，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总是带着诸多

问题请教黄先生，而黄先生从不嫌弃我知识浅薄，总是问一答三，倾囊相授，使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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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为人正直、谦和，丝毫没有学术界的某些臭毛病。记得蒙古源流成书年代那篇文章发

表时，他曾提议由我做第一作者，说将来对我的进步有好处，我很感动…… 

我与黄先生的合作还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是研究藏文、藏学的，我是学蒙古文、蒙古学

的，我们的合作，实际上也是藏文、藏学与蒙古文、蒙古学的横向合作，促进了蒙藏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 

对于黄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又给我许多帮助的人，我总是心怀尊敬，心存感激。黄先生退

休后，基本上每年 12 月他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去看望他。 

更使我叹服的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仍然在工作，在从事研究，在为他人、为社会发光

发热。开始他还能侃侃而谈，还能坐在写字台前操作电脑，后来身体实在不行了，寸步难行，

就把电脑搬到了床头小桌上…… 

去年 12 月，我又去看望他，门锁着，扑了个空，我心中十分不安。今年再见到他时已

面目全非，虽几乎不能言，但头脑还清楚，认出了我。 

如今，百岁藏学泰斗黄明信先生走了，悲痛之心难以言表，借此诗表达对他的怀念：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我不知道今后到哪里去看望您，但我会永远记得您。 

走好，尊敬的黄先生。 

                                         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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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 月 1 日与黄先生的合影 

 

（原载《中国藏学》2017 年第 3期） 

 
  


